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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婕不明所以地看着他：“是
啊，怎么了？”

沈飞突然大叫一声：“哈哈，我知
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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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穿街走巷，大约二十分钟

后，一行四人来到了城东的徐凝门
街。行至街道南头的时候，众人眼前
突然出现一段高墙大院，沈飞招呼大
家下车，又往前走了十几步，来到了
这座院落的大门前，只见门楣的横匾
上四个苍劲的大字：寄啸山庄。

三人进了园子，只见南脚有一间
小小的书房。那书房不大，此时门窗
紧闭。正对书房的是一汪十丈见方的
水池，水池中立着一座五六丈高的假
山，造型甚是奇俏。这园子不大，一眼
扫过后，并不见有其他出口，姜山抬
头看了看天空，略带忧虑地道：“马上
就要到正午了。”

沈飞不慌不忙地沿着池边踱了
几步，然后找好一个位置站定，冲姜
山和徐丽婕招了招
手：“你们过来，看那
里。”

两人来到沈飞
身边，顺着沈飞手指
的方向看过去，然后
不约而同地“啊”了
一声，语气又惊又喜
——在那碧绿的池
水中，真的出现了一
轮明月的倒影！

那轮月影就位
于假山脚下，不仅白
亮，而且又圆又大，
当微风吹过时，亦会
随着池水的荡漾而轻轻晃动。

沈飞摸着自己的下巴，显得有些
得意：“这个石涛是叠石的高手，这座
假山就是他选用上好的太湖石砌构
而成的。水池中的这轮‘人造月亮’称
得上他叠石生涯中最出色的神来之
笔。”

沈飞一边说，一边向假山背后绕
了过去，姜山两人连忙也跟了过来。

这一侧的假山紧贴池边而建。沈
飞走到月亮不远处停下，用手指指头
顶：“你们看那里。”

姜山和徐丽婕抬头看去，只见上
方是一块嶙峋的太湖石，与其他石头
不同的是，这块太湖石的正中部位有
一个天然的圆形孔洞，此时太阳正好
位于孔洞的垂直上方，一缕刺眼的阳
光透过孔洞直射入池中。

两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轮
“月影”却是阳光穿过孔洞后在水面
上的投影。由于太阳起落，日光投射
的角度不同，这“月影”也会发生盈缺
的变化，恰在每天正午时，能够出现

“满月”的效果。
两人正自叹服，忽听假山上的浪

浪欢快地叫了一声：“爷爷！”随即一

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你什么时候到
的？是沈飞他们带你来的吗？”

姜山走上前，冲老者行了个礼，
谦然说：“老先生，我已经应约前来，

‘一刀鲜’在哪里，还有劳您引见。”
老者用目光扫了三人几眼，却不

做声，只是用手朝着书房门口轻轻一
指。

姜山三人同时顺着老者手指的
方向看过去，书房的门虽然关着，但
似乎只是虚掩，并未上锁。

姜山走到门前，犹豫片刻后，姜
山隔着门向屋内说道：“请问屋中的
先生，您就是‘一刀鲜’吗？”

屋中人“嗯”了一声：“你这次来
扬州，是要找我比试厨艺了？既然如
此，我们两家几百年来的规矩，你还
知道吗？”

屋中人所说的“规矩”，姜山自然
知道。两百多年前，姜家先祖第一次
挑战“一刀鲜”的时候，“一刀鲜”便出
了个烹饪上的题目，意图让对方知难

而退。姜家先祖完成
了那个题目，才有了
后来两人间的比试。
从此后，被挑战者向
挑战者出题，便成两
家争斗中约定俗成
的规矩，挑战者必须
完成题目后，以此为

“拜会礼”，才能使对
方出战。

却见姜山眉毛
一扬，问道：“请问前
辈想要什么样的拜
会礼？”

屋 中 人 反 问 ：
“我当年给你父亲的拜会礼是什么？”

“您做出一道‘五品菊花萝卜
羹’，一出手，便震动了京城。”

“不错。那道‘菊花萝卜羹’我花
了一晚上的时间，整整切了一千刀方
才完成，你今天先回去吧，下次带着

‘五品菊花萝卜羹’再来见我。”
“好！”姜山的语气坚决而自信，

“我一定会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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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在沈飞家里做。
客厅中有一张小桌，上面堆着些

杂物，徐丽婕一边收拾，一边高声问
道：“沈飞，你都是一个人住吗？”

“嗯。”沈飞在外面答应了一声，
“父母都在乡下呢。”

忽然，徐丽婕眼睛一亮，她
发现在小桌的角落里立着一个精巧
的相框，中间夹着一张两人的合影
照片。徐丽婕把相框拿在手中，只
见照片上的男子正是沈飞，但比现
在要年轻很多，看起来精神抖擞，
意气风发。依偎在他身旁的是个二
十岁上下的女孩，容貌清
丽脱俗，一脸幸福甜蜜的
笑容。 22

看来村长真是不明白，以为上
面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问老
金：“你们垫付的钱有没有票子？”

村长说：“有倒是有。镇里书
记他们也都知道。”

垫钱这个事，我相信有。但是
否有票子？我内心里倒不敢相信。
但从感情上，我是倾向于村长的，
因此我说：“如果有票子，就好解
决，镇里怎么也不会让个人为村里
垫付的钱白花吧？”

孙是管钱的，我说这话其实也
是给孙所长听的。

孙所长说：“有时间你把票子
拿来看看。”

从 饭 店 出 来 ， 我 和 村 长 说 ：
“木耳菌房子的事看来应该找采购
办。”

村长说：“采购办就在他那！”
下午，村长又开着他的拖拉机

上山了，他承包的工程还没有结束。
帮扶项目

省直机关党工
委对包村干部提出的

“ 六 个 一 ” 工 作 任
务，第一条就是引进
一个项目；其次还要
求进村第一步先要摸
清情况，通过调查研
究，梳理出村里存在
的主要问题，和村党
支部、村民委员会一
道制定出比较切实可
行的三年规划。

我在第一次支
委会上提出了两条建
议，一个是上生物质造粒机，二是成
立木耳合作社，对木耳进行深加工。
当时大家都没有表态。第二天，书记
和我说，上造粒机不行。过去别的地
方有搞过的，收一车玉米秆子给人家
三十五十的，人家还不够运费钱，没
有人送。给多了成本又合不上。再说
集体搞谁来管理呀。

难怪大家不表态，不表态就是
不同意呀！人家看你是省里来的，
不好当面驳你，是给你面子呢！

当我再次提到建木耳合作社的
事，金日说：“我们已经建了！”以
前书记从来没和我说过，这个情况
让我有些意外。

我问他：“什么时候建的？”
他说：“去年。”
我问他：“现在什么情况？”
他却非要拖着那条跛腿回家一

趟，取回来所有的工商执照、营业
许可等一堆证件。

营业证件上的名字是：汪清县
金顺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我看他
执照上的业务范围，是组织社员从
事木耳菌袋的生产及地栽木耳的种
植与销售；还可以引进新技术，新
品种，开展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
咨询服务。

我再次问他合作社现在的情

况，他说是去年五户村民联合成立
的，一户投了一万元。为办手续跑
了好几个月。可是到春天时，大伙
种木耳没钱，又都抽回去了。

没到河南村之前，我对地栽木
耳什么也不懂。一直以为村民种不
种木耳，只是个种植项目的选择问
题。你想种木耳，只要有地，就可
以种。到了河南村，才知道种木耳
工序也挺多的，要经历粉碎锯末
子、装袋、灭菌、养菌、下地等一
些过程。其中灭菌、育菌过程对硬
件颇有要求。现在灭菌房国家已经
投资建了，剩下的关键是育菌。育
菌过程要几个月，这个过程而且是
在各家各户完成的。也就是说，你
要种木耳，就必须有一处闲房子，
搭上木架子，把菌袋一层一层地摆
上，在家里育上一个冬天。

要想种木耳，闲房子成了瓶颈
问题。一般的房子不够用，那可是

几万袋呀！
听说有自己建

大棚育菌的，一个
大棚需要 6000 元左
右。但有的村民拿
不出建大棚的钱。

资金，是发展地
栽木耳更大的瓶颈！

我和村长金日
说：“如果省总给
你合作社里投一笔
资金，你每年借给
十户想要建大棚的
村民，第二年，村
民卖了木耳把钱还

回来，你再扶持十户，之后，再把
钱收回来，再投。这个办法行不
行？”

金日说：“那咋不行？！”
西河村考察

第二天，因为一上午都在镇里
办事，这个想法和书记一直没有时
间坐下来碰。下午村长就又回黑龙
江省的工地了。

何书记对发展养殖业很感兴
趣，总说要带我去西河村的养鸡场
看看。有天上午，何书记没骑摩托
车，把家里的轿车开来了。跟我
说：“走，咱俩上西河看看。”

上了何书记的奥拓车，才知道
什么叫有车不如没车，车体特窄，
车况也就三成新，车速表不走字，
大概是坐垫套子坏了，就随便地找
了个旧编织袋子套上了。

我问他：“你怎么买了个这么
小的车。”他说：“便宜，五千块钱
买的二手车！”

乡村的公路上车少，小车跑起来
速度倒是不慢。十多里路很快就到了。

养鸡场就在公路的边上，共占
用两栋红砖房，不是新建的，倒像
是利用废弃的小学校。恰巧
养鸡场的主人在，我们和他
攀谈起来。 9

连连 载载

中原收藏

乾隆御制珐琅彩
古月轩花石锦鸡题诗双耳瓶

乾隆一朝为清代盛世，集全国经
济、政治和艺术于最高峰。乾隆朝艺术
发展到极致，无论是瓷器还是其他艺术
水平均为清代之冠，故乾隆珐琅彩又有

“五彩珐琅”之称。乾隆朝珐琅彩瓷另
有一种带西洋味道的纹饰，这是前朝所
不见有的，不但珐琅彩多有此类纹饰，
其他瓷器上如粉彩、青花也多有西洋绘
画风格。乾隆年间，有许多欧洲画家供
职于内廷，中国画家因此吸收了欧洲绘
画的透视技法，把它用在珐琅彩瓷画
上，色彩华丽，风格独特。

本器以珐琅彩绘画花卉、湖石、锦
鸡等，造型挺秀圆润，釉质细洁，彩绘浓
淡相宜，整体布局得体，笔绘工细，画风
活泼，颇具雅趣。底部书蓝料彩双方框

“乾隆御制”四字楷书款。为乾隆珐琅
彩之绝品。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散文

莫言为我题写书名
韩 露

暮色慢慢升起的山间，莫言
先生、大卫和我在谈莫言先生早
年的一个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
卜》。大卫说得很起劲，莫言先生
表情恬淡，目光好像一直在远处
的群山间。

在一个笔会的晚饭后。我们
站在石头护栏旁边。护栏的外面
是笼罩在沉沉暮色中的旷野和初
夏的山峦。不远处的宾馆在越来
越浓的暮色里亮起了灯盏。那些
灯光不但没有照亮黑暗，反倒把沉
沉暮色弄得模糊而苍茫。

在深长迷离的暮色中，我对莫
言先生说：“我有一个长篇，刚写
完。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
吧。”

忘了莫言先生当时是怎么回
答的，大意是他在写长篇，等写完
吧。莫言先生说话时的眼睛我现
在还记忆犹新，从那眼睛里，我知
道他绝没有推托之意。我却再没
有和他提过这件事。

“已经和莫言先生联系过了，他
说写好了通知我。”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我打电话
给同乡。他说，这事不能催，我问他
对莫言先生说没说是我的长篇，他
说，说了。

我就觉得我得和莫言先生联系
一下了。又想那么久都没联系了，
还是先发个信息吧。莫言先生回信
息说，已题，请告地址寄去。我哪里
能让他再跑到邮局，对他不计报酬
的慨然相助，我已经是很感激了。
况且我本来就打算等他写好后去北
京拜访他。

不必专跑一次，别客气。特快
给你，他马上回信息说。

这样一来，我也就不好再坚持
什么了，只有等去北京开研讨会时
再说了。

三天之后，我收到了莫言先生
寄来的邮件。

棕色的信封，深蓝色的钢笔字，
信皮上几乎写满了收件人地址和姓
名。在印着邮政编码四个字的下面
写着莫言，和信封上的字一样，也是

小行书。
我小心地拿剪刀剪开信封，里

面除了两幅题写的书名外，还有一
封信：

我很感动，也很感慨，心想，这
才是大家呀！在世风低下的今天，
不仅不计报酬欣然给我题写了书
名，而且还这么认真，谦虚，反复题
写还觉得不满意！

莫言先生的毛笔字我是见过
的，那是用深厚的学养和人格浸润
出来的字，一撇一捺都散发着中国
文化特有的气息。谦恭、质朴，充满
田园气息而不失典雅、端庄，就是因
为莫言先生字里弥漫着十足的书香
气，我才想到请他题写书名，因为我
觉得在我这个长篇里，也不失传统
文化的含蓄和韵味。

两幅字各有千秋，一幅平和宁
静，另一幅洒脱不羁，犹如儒道两
家，难分伯仲，我决定拿到出版社，
让总编看看，因为总编的毛笔字写
得也很有功底。

总编反复看过后，叫编辑上来
拿字去扫描，编辑上来得很快，总
编简单地给她介绍完情况后，忽然
说了一句：“这会儿你可以趁机抢
一幅。”

我立刻紧张起来，我那是真舍
不得啊！

“不过这幅没有盖章。”
“对，不能算是一幅完整的作

品。”我马上接着总编的话说道。
总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笑，

对编辑说：“作者在这儿等着，你快
去扫吧。”

我感到一阵轻松。
时间不长，编辑拿着字上来了，

说：“写错了一个字。”
我奇怪地接过字，一个字一个

字地看过后说：“不错啊，哪儿错
了？”

“应该是最后一‘个’淑女，莫言
先生写成最后一‘位’淑女了。”

“不就是‘最后一位淑女’吗？”
“不是的，韩老师，选题报的是

最后一个淑女。”
“那怎么办？改选题吧！”
“马上书就出来了，这时候还怎

么改选题？让我写个‘个’字把莫言
的‘位’替换下来吧！”

总编说着就铺开宣纸，拉开了
写字的架势。

“你行吗？”我担心地说。
“咳，老单经常干这事了！”
片刻，一张“最后一个淑女”的

书名就在总编的笔下诞生了。
这件事情过去三天后，我收到

莫言先生的短信：韩露，早先写那两
张找到，已于前日寄去，请收。

第二天，我又收到了莫言先生
寄来的第二个邮件。

我小心地拿剪刀剪开信封，里
面除了两幅题写的书名外，还有一
封信：

信写在荣宝斋印制的多福多寿
图案的宣纸信笺上，深蓝色的钢笔
字，书法的行文样式，心闲气定的行
楷字。

如果把这封信装裱一下挂在书
房里，是可以驯养心灵的！我这样
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决定把它们
捐献给当代文学馆了。

我把这两幅字拿到总编那里，
他认真地看过后，对站在我旁边的
编辑严肃地说：“改选题吧！”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编纂的中国首部
80 后诗丛出版，共推出十人诗集，由河南
文艺出版社原社长、评论家、诗人单占生总
策划，青年诗人刀刀主编，囊括了刀刀、八
零、王彦明、西屿、高野、纳兰容若、田春雨、
张艳庭、刘良伟、徐林等活跃于当下诗坛年
轻诗人的作品。

这些年轻的作者生活于各地，从事不
同的行业，以切身体会抒写着与时代、与生
命、与生活休戚相关的诗歌文字，在某种程
度上，他们的诗歌应当是被传统媒体忽略
的“当下浮世绘”之一。而其中最值得称道
的，是年轻的诗人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和言
说的坦然。很显然，他们不再以愤青式的
宣告为荣，他们自然天成，他们的声音来自
血液的温度，而血是白的，他们是不动声色
的，是风吹过时刀割芦苇的声音。

新书架

《80后诗丛》
何 文

郑州地理

杜岭街的历史
朱坤杰

杜岭街是郑州市内非常闻名的一条
老街道。素有“一条杜岭街，半部郑州史”
之说。路名因村名而得。

据传，明末年，三个王姓人家和四个
杜姓人家从山西洪洞县迁至今杜岭街街
道办事处杜岭社区附近定居，垛墙筑舍，
垦荒屯田，渐成村落，村名叫杜王庄。乾
隆年间，随着王姓村民的迁徙，杜姓人家
已成为本地的大家族，建有祠堂、花园。
清道光二十九年春，郑州久旱，村民们因
祈祷有应，下了几场雨，杜姓人家为谢天
公，集资在村南古城墙高处（村民们把高
处叫作岭），建一座庙宇，周围十里八乡的
善男信女都来进香朝拜，求神保佑，由于
香火长年不断，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庙
会。随后，人们也将村名改叫杜岭村。

很久以前，郑州古商城城墙是一条沙
岗，是杜岭村到城里的必经之地，随着沿
沙岗边来往人员的增多，时间久了便形成
了一条土路，这便是杜岭街的前身。

1952年，郑州市第二区成立杜岭街政
府，1955年3月改称为杜岭街道办事处，是
郑州市最早一批建立的街道办事处之
一。1958年划归管城区，后更名为管城人
民公社杜岭分社，1960年划归金水人民公
社，1961 年 8 月，恢复杜岭街道办事处名
称，沿用至今。

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都搞“深挖洞，
广积粮”，郑州也不例外。1974 年 9 月，村
民在杜岭街旁边挖地洞时，挖出两尊青铜
方鼎，惊动了当时的整个文物界，随后，大
的被命名为“杜岭一号铜鼎”，现存中国国
家博物馆，小的被命名为“杜岭二号铜
鼎”，现藏河南博物院。杜岭方鼎的出土，
使郑州商城遗址得到充分证实，随后，郑
州被中国古都学会评为“中国八大古都”
之一。从此，杜岭街的名字更是为之大
振，名扬全国。

杜岭街如今变得更为繁华。特别是
夜市、小吃、烧烤在郑州都很闻名。金壮
壮炭锅鱼、马记米皮、赵记瓦罐烩面等小
吃在杜岭街都风光了20多年。

散文

黄河边上的小院
陈勤廉

久住楼房，喜获一小院，说它
小，不足一分地，虽远离城市，却紧
临黄河，入住小院让我体验了“三十
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
土改后分得土地农民的喜悦。

清明前后，栽瓜种豆，农时不可
违。我和老伴你挥锄我抡锹，挖出
建房中遗弃的砖头瓦块，翻土施肥，
调畦打埂，种上应时的豆角、黄瓜。
每当清晨，我被鸡犬、鸟声惊醒，揉
揉睡眼，走进院中，与禾苗共享第一
缕阳光，当我伏下身去，突然看到一
棵棵嫩绿的芽儿露出地面，连声呼
叫老伴，快来看，快来看，黄瓜豆角
苗都出来了！随着苗儿一天天长
大，我像侍弄婴儿一样为苗禾捉虫、
除草、松土、保墒。

当第一个小黄瓜顶着金灿灿的
花儿出现在眼前，当紫丁丁的一簇簇
豆角花绽放时，我兴奋地喃喃自语：
太美了！三五天后尺把长肥硕的豆
角挂满了藤蔓，浑身带着白刺的黄瓜
（瓜熟蒂落，成熟的黄瓜不像菜场卖
的那样顶着鲜艳的小黄花儿）从瓜秧
上摘下来，不到五分钟就端上了餐
桌，吃着甜丝丝的凉拌黄瓜，这种喜
悦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那多产的丝
瓜，破土出苗后，生长力最旺盛，一天

一个样，碧绿的叶子爬满了瓜架，棒
槌似的丝瓜一天大似一天。

夏天来了，头伏萝卜二伏芥，三
伏头上种白菜，喜欢吃红萝卜的我
早就准备好了种子，及时地翻晒土
地，施肥，浇水，合土下种，盼那，盼
那，盼苗儿出土，有一天，终于枝叶
茂盛的红萝卜缨拔地生长，布满畦
间，我和老伴连忙间苗助长，时过两
月，国庆之时，挖出大拇指粗的红萝
卜做了盘凉拌和菜，脆甜可口。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的小院
也是日日新。黄瓜、豆角刚刚谢架，
韭菜又露出新芽，上海青、生菜、黄
心菜，争相出土，新品种的砍瓜又与
丝瓜比美，它酷似长形的哈密瓜，五
六个二尺长的砍瓜滴溜在瓜架下煞
是好看。从新郑移来的枣树枝叶茂
盛，枝头上红溜溜的鸡心小枣在空
中随风晃动，自种的桃树、杏树、核
桃树也不示弱，更是绿满枝头，为小
院增光加彩，充满了生机活力。

日出而作，日暮而息。躺在床
上，全身筋骨酸软，只有这时才体会
到劳其筋骨不只是锻炼身体，而是
艰苦的劳动。困倦的我很快入睡，
这就应了“劳动一日可得一夜安眠”
那句名言了。劳其筋骨锻炼身体，

不是生活的唯一，每当劳动之后，回
屋休息，看到书案上摆放的笔墨纸
砚，落座喘息，看到对面墙上挂着的
锄、钯、锨、铲，这左右之具不正是一
张一弛文武之道吗！执笔写文章是
个苦差事，思索再三难成文，真是

“半杯苦茶，半支烟，半句歌词写半
天。”明知苦，但为了防止脑子僵化，
知苦而为之。

劳动之余，手拿放大镜读书看
报，写文章，在这书案上，我研读了
园林专家陈从周的《簾青集》，对园
林和以园林为资源的旅游事业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写出几篇记录
行踪的游记；还系列地研读黄河文
化丛书，撰写了《领略山水不在多，
独选嵩山与黄河》，在字里行间抒发
了我对黄河的脉脉深情。我生于燕
赵大地，却是喝黄河水长大的。70
多年，我在黄河母亲乳汁哺育下度
过了“国难（抗日、水旱蝗汤灾荒年）
当头，民不聊生”的岁月，从没有离
开黄河一步。今天我能在黄河身边
获有一片独门独院的乐土，又能时
不时地走上黄河大堤，看望母亲河，
与她亲近，怎能不使我欣慰呢？

亲近土地，亲近黄河，是我一生
中最大的满足。

雾起心闲见仙情 王国强 摄影

韩露：
前些日子王总与我说

过，即写了，但昨天找不到
了，无奈只好重写，但总也不
满意，寄去，不知能用否？

即颂
春安！

莫言
3月15日

韩露：
终于将前些日子所题书

名从书缝中搜出来。看了一
下似乎确比寄去的两幅要自
然一些，因此还是寄去供你
选择，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春天已到，即颂安好！
莫言
三月十六日


